
2021年3月

第46卷 第2期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Mar.2021

Vol.46 No.2

荣格精神分析心理学中的道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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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心灵的关注与救赎,使荣格超越了西方文化的偏见,与道家思想相遇。道家思想关注人的存在

问题,最终目的是让人成为真正的自己。这为荣格提供了灵感的来源,成为他学术人生的转折点,并帮助

荣格实现了精神分析心理学别开生面的建构。由此,荣格理论中的一系列范畴、概念都被打上东方文化

的烙印。荣格对于东方文化与西方世界的关系有着辩证的思考,他欣赏东方文化心灵修行的方法和智

慧,认为西方人要重新找回被遗忘和丢失的精神家园,就必须向东方文化敞开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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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弗洛伊德决裂后,荣格经历了一段痛苦的低潮期①。他苦闷隐居,一度对自己研究的正确性产

生怀疑,他苦苦寻求能够支撑自己研究的依据,直到接触到由卫礼贤翻译的中国古典典籍。在中国的古

老智慧中荣格找到了知音,这成为他学术人生的转折点。

从荣格的诸多著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对道家思想有着深入的解读和充分的吸纳。在这个过程中,

荣格始终怀揣叩问:时代和心灵呼唤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精神? 他坚信,存在于无意识(unconsciousness)

和意识之下更深一层的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是身处不同种族和文化的人类心灵共通

的发源地。在集体无意识这一层面,各种原型被人类共享。在荣格看来,人类心灵深处的集体无意识并

无不同,即使不同时代和地域的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并不相同,也只是在意识层面存在着不同程度和性

质的区别。人类生活的意义不在于外部的扩张和占有,而在于通过心灵的探索和转化去实现人格的完整

和生命的潜能。荣格认为西方人的心理问题在于太过注重意识理性,将集体无意识在压抑和扭曲中与意

识分离。由此,“寻找人类共同的心理基础,进而确立人类生活的共同原则和意义”[1]37,成为他努力追求

的目标。在寻求心灵拯救的道路上,荣格超越西方文化偏见,对道家思想进行了创造性的解读和借鉴。

荣格对道家文化的眷注,是中西文化交汇史上一个值得重视的事件,也是理解荣格分析心理学特质的一

个重要参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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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毫不夸张地形容这样的状况,我暂时性迷失了方向,我感到完全被悬在了半空中,原因是我此时尚未找到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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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遭遇”道家思想

荣格与道家思想的“遭遇”,卫礼贤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关键人物。卫礼贤,本名理查德·威廉(Rich-

ard
 

Wilhelm),1873年5月10日出生于德国斯图加特(Stuttgart),1930年3月1日辞世。1899年卫礼

贤作为传教士来到中国青岛,之后的25年,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中国。他为自己取名卫希圣,字礼贤。

卫礼贤被誉为“发现中国内在世界的马可·波罗”“伟大的德意志中国人”[2]40。在卫礼贤看来,中国智慧

拥有孩童一般纯真的精神,能够达到人性最深处的生命之源,是“现代欧洲的药方和拯救手段”[2]51。他认

为,比起利用某种快速的方法取得外部的成功,中国人更倾向于在漫长的岁月中去探寻能够影响进化的

因素,这正是现代欧洲心灵欠缺的和需要的。

卫礼贤与荣格相识于1920年,两人一见如故。卫礼贤是荣格理论的坚定支持者。他认为荣格对中

国古典文化和古代哲学有着天然的思想共鸣和心灵感应,甚至认为荣格或许是某位中国智者的转世化

身。卫礼贤相信,在中国智慧和荣格理论之间的确存在超越种族和地域的人类共同的集体无意识源泉,

通过荣格的天赋异禀和对内心世界地执着探索而得以交汇。而对于荣格来说,卫礼贤就是一个“中国

人”,他们的相遇,是命中注定的缘分。荣格在《纪念卫礼贤》中说:“我们在超越了学术界限的人文科学领

域里相会了。我们的接触点就在于此;在这里火星四射,点燃了一盏明灯,这盏明灯变成了我一生之中最

重要的事件之一。”[3]65

通过卫礼贤,荣格发现了充盈在中国文化之中的心灵宝藏,并将其与分析心理学的诸多思想相融合。

荣格从卫礼贤的中国文化论述中汲取了构建复杂的深度心理学理论的营养。他将西方线性的、因果关系

的、客观的思维方式与东方共时性的、非因果关系的、圆融性的思维方式整合在一起,极大地发展了分析

心理学中集体无意识、原型、原型意象、自我、自性,以及积极想象、炼金术等诸多重要的概念及方法。其

中,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荣格在《纪念卫礼贤》中第一次提到了“共时性”这个概念。共时性是荣格独创

的抽象概念,他将共时性定义为“某种心理状态与一种或多种外在事件同时发生,这些外在事件显现为当

时的主观状态有意义的巧合,或者主观状态是外在事件的有意义的巧合”[4]301。在共时性原则下,事件遵

循因果联系的法则发生,而不是因果法则。共时性的关键性在于事件是否在某人的主观经验中以某种有

意义的方式产生联系,两个事件在自我意识没有干预的无意识层面“同步”发生,完全不在意自我意图是

什么。事实上,这种事件经常出现在大多数人的梦境中,但是如果没有被人发现或者留意就像什么都没

有发生过而毫无意义。共时性体现出道家思想同西方理论物理学的相似之处:宇宙是一个和谐的、统一

的过程,是一个各元素交互作用的网络,而荣格的共时性原则也正是指出“各种形式的存在物之间的深层

和谐”[5]53。共时性事件一旦被人感知,将会带给人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体验,也会给习惯于通过因果解释

建立世界秩序的西方文化以致命的打击。“共时性”强调的是非关联性、偶在性和非主观干预性,这不仅

是西方现代物理学对抗经典物理学的核心观点,也是后现代主义标举的基本知识状况。

1929年,荣格和卫礼贤合著的《金花的秘密》一书出版,这是一本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政治与

经济环境下得以传播的道家哲学小书。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兴起了许多神秘教派,他们汲取古老教义

修炼功法,以期拯救自己的精神脱离苦难。书中箴言出自吕祖(唐代道教主流全真派祖师吕洞宾),而吕

洞宾是从道教“楼观派”祖师关尹子①那里获得了深奥又神秘的知识。相传,老子的《道德经》是应关尹子

之邀而撰。卫礼贤认为在《太乙金华宗旨》一书中,吕洞宾的很多观点来自《道德经》。从汉朝开始,由于

81

① 关尹子,名喜,为先秦天下十豪之一,与老子同时。先秦天下十豪是指先秦时期最有影响力的十位思想家。出自《吕氏春秋》:“老

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兼,关尹贵清,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



众多道家术士痴迷养生,幻想通过炼金术而获得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道家常常被认为是只会关注外在

的邪方巫术,吕洞宾却将炼金术这种活动阐释为修炼心灵的过程,卫礼贤认为这与老子崇尚“柔弱”“无
为”的个人道德修养的观点是一致的。在这本书中,荣格和卫礼贤从心理学理解体验的角度,对中国典籍

《太乙金华宗旨》《慧命经》进行了翻译和评注,为西方人提供了理解和欣赏东方智慧的途径。

荣格和卫礼贤的工作,不仅为西方世界了解东方提供了崭新的途径,而且还警示西方人要注重对心

灵的探索。今天,现代人懂得了掌控和选择命运的权利源自对自己心灵的了解,这份了解来之不易,它经

历了人类价值观一次又一次的反思、成长和重塑。这使我们能够认识到,理性认为心灵中那些毋庸置疑

正确的内容,往往是片面的,它无益于帮助我们摆脱所处的困境,人类真正需要做的恰恰是用不断变化和

发展的眼光来认识自身。在科学的名义下,物质世界转化成能量世界,一切从有形转化成虚空,人类无可

逃避的一个问题是:在我们的心灵内部是否也存在着一种力量? 如果我们能够发现和掌握它,它将如何

带领我们进入认识的新境界,并帮助人类掌控自己的未来? 《太乙金华宗旨》一书正是揭示并解答了这一

问题。卫礼贤在《金花的秘密》序言中写道:

这部经典兼有佛道两家的修行指南。其基本观点是:在出生时,心灵的两个半球———意识

和潜意识①———就分离了。意识是标志着所分离的被个体化了的元素,而潜意识是他与宇宙相

通的元素。通过修行使这两者合为一体是这本书要表达的基本原理。意识必须进入潜意识播

种,然后,潜意识被激活并携手被加强了的意识以精神再生的形式进入到一个超个人(即全人类

共同的)的心智层次。这种再生首先会引起以分别心为基础的意识境界转变为自主思维结构,

修炼的结果是消除一切分别,达到最终的生命整合,即超越二元对立的大自然。[6]15-16

卫礼贤作为一位伟大的汉学家将中国典籍带给西方。他引导荣格了解道家思想中的炼金术,由此验

证了荣格理论的核心观点:人类心灵成长的最终目的是自性的实现。

二、对道家思想的吸纳

荣格的诸多著述常常引用老子的话和道家的观点。道家的意象和象征丰富了整个分析心理学,是荣

格思想的重要源泉。

荣格认为“道”阐释了人类的终极真理,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原则,是东方智慧的完美体现。他自称为

“道家的追随者”“庄子哲学的忠实仰慕者”[2]155。从“道”家思想的奥秘中,荣格寻找到他的集体无意识和

原型理论的有力支撑,而道家哲学中自我完善的过程,也正是荣格致力于探寻的自性体验与自性化过程。

对于荣格来说这是极为重要的,荣格曾说:“我和他(理查德·威尔海姆,即卫礼贤)在1929年合作写了

《金花的秘密》。我也只是在那时,通过思考与研究接触到了我心理学的关键点———自性思想。此后,才
重新找到了回归世界之路。”[7]183

在《心理结构与心理动力学》中,荣格提出卫礼贤将道解释为“意义”,并赞成卫礼贤认为道是与“实在

的世界对立的”[4]333 观点。道不能被意识所感知,却又控制意识世界的所有,所以只能将其称之为“无
形”。荣格指出,因为统计方法的诞生和自然科学的成功,在近两个世纪西方抛弃了形而上学的观念,因
果原则占据了主导的地位。荣格从庄子所说“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为是而有畛也。”[8]31(《庄子·

齐物论》)“若一志! 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
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8]53(《庄子·人间世》)体会出道家对认知理性的批评和对无意识

心理的承认。

91张瑜,等:荣格精神分析心理学中的道家思想

① 潜意识,又译“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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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象征生活》中,荣格讲述了他的朋友麦独孤(William
 

McDougall)问道的故事,指出:“‘道’可以是

任何东西。我用另一个词来指示它,那就是共时性。东方智慧在看待事实的集合体时,是把这个集合体

原封不动地接受下来的,但是西方智慧则会把它划分成各种实体和各个部分。”[9]57 荣格认为,中国人的

智慧是从整体去看问题,他们会通过一种西方人不能理解的预测可能性的方法,去体察事物之间能够相

遇或者相互交融在一起承载着什么样的意味。

在《心理类型》中,荣格阐述了道家哲学中的调和象征。他归纳出“道”的十种含义:(1)道路;(2)方
法;(3)原则;(4)自然力或生命力;(5)自然的规则过程;(6)宇宙观;(7)一切现象的根源;(8)正义;(9)善;
(10)永恒的道德律[10]165。荣格指出,道不是指称神,而是具体实物的混合。道中充满了跨越种族和地域

的原始意象,它们代表了原始的能量和心灵的力量,对人类有救赎和升华的作用。道能超越时间,即使将

当代最新的哲学概念与道相提并论,依然能产生穿越千年的共鸣。一个人如果能够与道同一,他将永生

且具有创造性。

从心理学角度,荣格认为,道是非理性对立的组合,是存在与非存在的象征。一个人如果彻底地摆脱

了对立,他就可以意识到事物之间的紧密关联和不断变化,就像《道德经》中说的“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

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11]277。这是真正智者的形象,这也是一种心理

态度。荣格说正是因为道是非理性的,所以人不可能通过刻意为之而实现目标,因此老子经常强调“无
为”。这里荣格得出结论,道家学说的最终目的在于从宇宙的内在本性出发,返回到道,从而获得

拯救[10]168。
《荣格自传》的结尾引用《道德经》说:“当老子讲到,‘众人皆明,唯吾独懵’(此句《道德经》原文应为

“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作者注)之时,他所阐述的内涵即我在垂暮之年的现在之感受。老子是超人

的、有着独特洞察力的代表人物,他能看到并且体验到价值与无价值,更有甚者。他在生命走到尽头之际

还希望能够回归自身的存在,他希望回归到那永恒的、未知的意义中去。这位博学多智的老者,其原型永

远是真实的。”[7]317 荣格在85岁高龄,隐居在波林根的塔楼之中,写下这段带着他生命体悟的话语,他不

仅研究和吸纳着道家的思想,还践行着道家的智慧。荣格遇到道家思想后,一切问题在这种整体的、非因

果的、经验的、偶然的、抽象的,看起来不科学的学说面前迎刃而解了。因为从根本上说,道家哲学不是迷

信,不是巫术,它蕴含着东方文化穿越千年的智慧,是真正的人在世界的方式。当西方世界因为科学理性

的外部牵引与内部初心愈行愈远的时候,荣格极力吸纳了这种东方文化的智慧,试图找回西方文化遗失

的本根。由此,荣格精神分析中的一系列范畴、概念无不打上东方文化的烙印。
“个性化”与“道”。荣格认为人格在达到自性之前,存在一个不断完善整合的过程,他称之为个性化,

也可称之为自性形成。这个过程是与生俱来的,可能有意识也可能完全无意识。个体精神从一种混沌

的、未分化的统一状态中开始,像一粒种子成长为一棵大树一样,发展为一个充分分化、平衡统一的人格。

荣格说:“我用‘个性化’这个术语来表示这样一种过程,经由这一过程,个人逐渐变成一个在心理上‘不可

分的’(in-dividual),即一个独立的、不可分的统一体或‘整体’。”[12]248 冯川认为,“个性化”(individuation)

这一概念,在荣格那里具有双重含义:一是成为独特的、独立的个体;二是重建心理的完整与统一[13]。

《道德经》第一章写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11]73 道

家的“道”就是“无”“无名”。在道家的思想体系里,世间万物都有自己名字。天有天的名字,地有地的名

字,每一类事物有此类事物的名字,这就是老子说的“始制有名”[11]198。但是“道”没有名字,但又创孕万

物,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11]233。所以,一切“有名”都是由“无名”而来。那么“道”不是

名,究竟是什么? 老子这样解释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

母”[11]169。
 

“无名天地之始”,这只是形式上的表述,并没有具体所指,从中我们并不能知道万物的生者到

底是什么。能够说明的只有一点,“道”必然不是万物中之一物,因为它若是万物中一物,就不能同时是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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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生者。
 

在这里,我们权且理解“道”为超越万物之物。
按照荣格的理解,道包含宇宙万物并超越一切对立。彭鹏指出,“道”就是一种人格完善之路即个性

化。它提示我们,唯有内在心灵的超越和转化,我们才能以某种灵性的方式来改变自己与社会[1]。“个性

化”和“道”二者的相通之处正在于“超越”和“统一”,它们都是理想化的人格整合和生命意义追寻的过程,
它们超越物质和心灵的所有存在,统一于宇宙万物。

“释梦”“积极想象”与“涤除玄鉴”“心斋”“坐忘”。无意识不能由意识感知到,那我们将如何言说? 为

了建立起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联系,就需要一种能够读懂无意识的方法,因此荣格提出了“释梦”和“积极

想象”。荣格说:“我们不能用意识中提取的心理学原理解释梦。梦的功能独立于意志、愿望、意图和自我

的追求。”[14]85 积极想象正是通过个人的言语表达,而被运用于从梦中获得无意识意象的意义的方法。申

荷永在《荣格与分析心理学》中指出在荣格看来,词语联想以及梦的分析,是“间接沟通”无意识的方法,积
极想象则是直接获取无意识的技术。许多荣格心理分析家都把积极想象称为“睁着眼睛做梦”[15]93。而

“涤除玄鉴”“心斋”“坐忘”是道家悟道的方法,是道家方法论和认识论的集中体现。它们的意思是摒除内

心的欲望和杂念,使心境保持安静纯洁,以明大道得真知。
仔细分析,荣格和道家在方法论上的共通之处正在于此:比起科学研究的实证,他们更注重从内心的

体验去寻找答案,更加推崇非主观干预下的“自性”状态。
“自性”与“天人合一”。在荣格理论中,自性是人类生命最终的目标,代表了人类心灵中综合和统一

的力量。自性是集体无意识中的核心原型,是原型中的原型。自性原型将意识与无意识从对峙引向融

合,它是个性化最终的目的地。所有原型以及这些原型在意识和情节中的显现,都在自性的作用下达成

和谐统一。人格实现自性,人便可称之为“圆满”的人,便可完全处理和融洽内部现实与外部环境之间的

关系。当然,这是一个极其复杂又艰巨的过程,我们认为也许只有像耶稣和释迦牟尼这样的宗教领袖,才
算接近完成这一最终目标。拉德米拉·莫阿卡宁(Radmila

 

Moacanin)指出:“自性原型是‘所有人类’,是
永恒的人,不仅表达出此人独特的人格以及整体性。而且当此人碰触到宇宙,其微观世界反映出宏观宇

宙时,自性就成了人类神性的象征。”[5]41

在道家思想中,天与人相互联系,天道与人道相互包含,并统一包含于形上之道。老子说:“故道大,
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1]169 在这里,老
子认为人是宇宙中的四大之一,老子要人效法地的厚重、天的高远,还有道的自主自为的精神,并将自己

融合于道、天、地之中。道家认为,对于生命而言,应通过积极的修为,最终达到理想之境,即道的境界。
这种境界不是脱离人间现实,追求救世主凌驾万物的虚幻信仰或者探求形而上拯救苍生的普世真理,它
是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的真实境界。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充分体现了道家思想对人类生命意义的深层

关怀。它揭示了人类生命实践的最终意义,即是践行道的内涵。
由此看来,“自性”和道家的“天人合一”都是强调人与自然的融合统一,即内心世界与外部自然的和

谐无争,从而实现人生的最佳状态和最高境界。这体现了荣格理论和道家思想在根本目标上的相通性。
这些内在的相通性,给予荣格理论强有力的支撑,荣格也成为道家文化的忠实信仰者。在《纪念卫礼

贤》中,荣格说:“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东方,我们看到一种势如破竹的实现自我的命运……我认为,对道

的探求———对生命的意义的探求已经成为我们当中的集体现象,其中更为深远的意义还没有被普遍认识

到……东方精神以这种方式渗进我们所有的毛孔,并且来到了欧洲最脆弱的地方。它可能是一种危险的

传染病,但是也可能是治病的良方。”[3]73-74

三、从东方学习而不是单纯的模仿

荣格认为,正如人的身体有着超越了种族差异的相同生理结构,人的精神也有超越所有文化意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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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的相同的根源层面。荣格把这一人类心灵的根源层面叫作集体潜意识或共同潜意识①[6]29。人类的意

识包含可以意识到的意识以及很多虽然意识不到却能够决定人类做出相同反应的潜在天性。无论种族

与肤色,具备相同的大脑结构,便具备相同的心灵表达。也就是说,人类的精神起源于共同的源头,虽然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过了不同的发展历程,仍然能够追溯到原初一致的层面。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不

同地域、不同教义的人能够画出结构相似的曼荼罗,为什么在不同国家会流传着内容相似的神话传说,为
什么不同语言文化下不同种族的人类能够相互理解融合。

按照荣格分析心理学的观点,人类的所有意识内容都离不开无意识原型,也正是有这些原型的存在,

才有了人类所能感知的思想和行为,这些是人类共同的本能。当心灵更从属于本能而不是受理性控制

时,意识更接近原始的状态。原始初民的人类不具备自我意识,他们没有清晰的自己和他人、主观世界和

外部世界的观念。原始本能的清醒度不高且保守,它只能适应自然的需要,当周围情况发生变化时,这种

心灵状态就很难有良好的表现了。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对一切陌生事物恐惧且排斥,因为压力过大还

会产生各种不良反应,荣格把这样的反应叫作“神经官能症”。在不断接触、吸纳新的事物后,人的意识变

得更加深远宽广,却与无意识和原型渐行渐远,同时也与本能分道扬镳。个体意识的倾向性决定了人类

不能依靠意识与无意识达成一个统一的整体,集体无意识需要通过象征跟意识进行对话。在人类的发展

过程中,自我意识逐渐形成并不断加强,促使人类逐渐远离了集体无意识,远离了人类的本根。荣格认为

人类要重新找回被遗忘和丢失的精神家园,才能实现人生的完满,或者至少可以使人们在纷繁复杂的生

活和工作的纠缠中具备强大的心灵去应对。这是荣格分析心理学致力之所在,也是其意义之所在。

从荣格的自传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跟随种种神秘事件的指引,荣格晚年迷恋诺斯底教②和炼金术。

按照他的归纳,人类精神的发展从人产生开始经历了一系列远离、觉醒和救赎的过程,从创造神话来投射

心理深层的体验,到诺斯底教从神秘启示和神秘灵性中寻求救赎,继而产生宗教依靠信仰的力量进行心

灵的疗愈,以及迄今为止人类最大的一次精神变革———启蒙运动,这场运动使人们不再只是抬头仰望上

帝,而开始关注自我意识的觉醒,科学理性被激发,海上远航为人类认识自己和认识世界提供了外部条

件,继而宗教在全世界范围内丧失了它的权威性。荣格认为在这一过程中,中世纪的炼金术有其不可忽

视的地位,它继承诺斯底教传统,与其说是炼金,事实上是在炼心,它真正最终的目标并不是获取金子,而
是获取“哲人石”,这就是中国哲学所说的“天人合一”。

19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对理性的推崇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以至于有了理性主义。但西方文化混

淆了理性与心灵的关系,错误地认为理性可以完全代表心灵的意义。由此,理性被奉为心灵的全部,这对

人类心灵造成了不可避免地伤害③。事实上,心灵比理性更广袤更深邃,更具有值得描述的人类学价值,

它坚守着人生的原则和生活的方向。同样,科学在西方历史进步的过程中曾经作为有效的推进工具而不

可或缺,它同时也是西方人心灵的支柱,以任何方式对科学的作用进行贬低都是徒劳的。科学的方法是

为人所服务的,只要不把科学看作获取知识唯一的途径,那么科学可以胜任帮助人类打开认知世界大门

的职能。但科学理性不是万能的,人类的福祉不是建立在科学理性基础上的,它需要跳出科学的局限而

倾听内在心灵世界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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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潜意识,又译“无意识”。

诺斯底教是指西元2~3世纪盛行于古罗马的宗教与哲学运动。诺斯底教一词以希腊文gnosis(意为“知识”)为基础,到17世纪

才造出字来,当时自由应用于古代基督教异端派别,特别是被正统教徒描述为激进二元论和拒绝世界的派别,他们从神秘启示和神秘灵性

中寻求救赎。

在《<太乙金华宗旨>的分析心理学评述》中,荣格指出:“在中世纪以后的19世纪,圣灵坠落为人的理智,然后人们又起而投入反

抗难以忍受的唯理智主义的运动。从一开始,这一运动就犯了把理智与精神混为一谈的错误,从而指责精神是理智出错的原因。这个错

误是可以谅解的,理智在胆敢独占精神的全部财产时对灵魂确实有害。”



对科学理性的盲目推崇,导致西方人对东方智慧产生偏见,它们视之为迷信或者信仰。事实上,东方

思想源自现实生活,它更全面、更深刻。荣格曾经反驳英国人类社会学院的一位前主席关于中国没有科

学的论断,他说:“他们有科学,但是你不理解。这种科学不是建立在因果法则基础之上的。因果法则不

是唯一的法则,它只是相对的。”[9]56 中国人具有高度发展的心灵洞察力,想要了解人类精神的本质,是不

能离开直觉这种洞察力的。这种洞察力来自一种基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完整而真诚的生活方式,来自中华

五千年从未中断过的璀璨文明。中国人之所以没有过分且片面的强调和发展单一的心理功能而迷失自

我心性,是因为中国文化尤其注重人类精神本质的心灵体验。因此,中国人能够在充分认识现实世界内

在矛盾和两极分化的基础上,找到对立双方之间的相对平衡。这一点在道家思想中有着充分的体现。道

家思想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宇宙和人类世界的共在性。宇宙是大宇宙,人类是小宇宙,二者共通共融,不可

分割。人类个体均遵循这一规律,无论从内部还是外部,从本质上讲都与宇宙中任何事件的发生交织在

一起。道家认为,人的本质是道法自然,不去激化人性中不可避免的对立面之间的矛盾,以至于造成二者

的隔绝。这种思维方式是肯定与否定之间的相互协作,而不是非黑即白。
西方文化信奉人的转世重生,将这一切归于上帝的造物性;东方文化认为造化随缘,人生来去均无定

数,一种机缘的生成,何尝不是另一种机缘灭绝后的开始。这种信仰决定了西方文化对人依附于上帝的

论证,而东方文化却秉承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信念,在实践和创造中寻得救赎。荣格清醒意识到西方文

化皈依上帝带来的智慧欠缺,认为:“西方模仿基督的宗教理念的缺点是:因为是纯粹的模仿,我们长久以

来膜拜包含人生终极意义的神,而忘记了实现我们自己的人生意义———自我觉悟。”[6]82 当然,对基督的

信仰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向善的责任而对人的生活有了救赎的意义。反抗的勇气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是人

的心灵存在不可缺乏的维度。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每个人不可能都能成为无畏的反抗者和伟大的救

世主,绝大多数人都要在实践平凡中找寻心灵的觉悟,实现灵魂的救赎。基于这种认识荣格认为,如果西

方人能够将外部的历史中的耶稣具象转化为自身的神性,那么,西方人就算是用欧洲的方式实现了东方

智慧中所谓的“开悟”。
事实上,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思想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瑕,如果人类的眼界只是聚焦于一隅,终将被

自己的无知和盲见所束缚。无数经验告诉我们,开化的内心和文明的外在是相辅相成的。专注于外部世

界的改造而不倾听内心的声音,会使心灵走火入魔。过分寻找内心世界而忽视外部的影响,也将导致悲

剧的结局。现实世界中,心灵与理性相互成全,心灵在理性的指导下更具有逻辑性和说服性,理性也可以

通过心灵而更好地领会生命的真谛。荣格主张从东方学习而不是单纯的模仿,为了充分说明这一点荣格

举出浮士德受魔鬼的蛊惑,放弃西方文化转向东方的神秘主义,最终迷失的例子。方法正确与否,不在于

方法本身,而在于运用方法的人。方法只有在实际行动中与运用方法的人的目的相结合,才能发挥出作

用。如果这种方法与人的目的不一致,那么它就成了自我欺骗的工具和逃避自己无法解决的内心矛盾的

避难所。
综上所述,中西方文化从起始处是沿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而展开的。受历史、地理等因素的局限,

中西方文化谁都不可能成为具有普世价值的思想,它至多只能代表人类大家庭的一部分。文明的进展不

应该在其他不同种类的意识受到威胁的基础上进行,而应努力寻找彼此心灵中相似的因素来实现。荣格

在探索的困厄期发现了东方,从古老的道家思想中汲取了智慧的灵感,从而实现了精神分析心理学别开

生面的建构。在通往精神的大门的过程中,理解和倾听彼在异己的声音是更为深沉的文化智慧。荣格精

神分析心理学的意义正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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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ism.Taoism
 

focuses
 

on
 

the
 

problem
 

of
 

human
 

existence,and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let
 

people
 

become
 

themselves,which
 

provided
 

Jung
 

with
 

the
 

source
 

of
 

inspiration,

became
 

the
 

turning
 

point
 

of
 

his
 

academic
 

life,and
 

helped
 

Jung
 

realize
 

the
 

unique
 

construction
 

of
 

psy-
choanalytic

 

psychology.A
 

series
 

of
 

categories
 

and
 

concepts
 

in
 

Jung’s
 

theory
 

were
 

branded
 

with
 

the
 

Oriental
 

culture.Jung
 

thought
 

dialectically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stern
 

culture
 

and
 

the
 

Western
 

world.He
 

appreciated
 

the
 

spiritual
 

cultivation
 

methods
 

and
 

wisdom
 

of
 

Eastern
 

culture,and
 

believed
 

that
 

westerners
 

must
 

be
 

open
 

to
 

Eastern
 

culture
 

if
 

they
 

want
 

to
 

recover
 

their
 

forgotten
 

and
 

lost
 

spiritual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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